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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时分，孩子们在操场休息、玩耍，一抬头
便看见纯阳山。从山脚到山顶，这座山只有六七
十米高，但它仍是这座城市中最高的山。我们叫
它“山”，是因为它就是根据这个象形字设计出来
的，具有那种参差和突兀感。它比江水高，比街
道和操场高，有陡峭的崖壁，曲折的路径，终日被
乔木、灌木和藤萝覆盖。

山脚下那所学校叫杨柳街小学，坐
落在纯阳山东麓的山坳里，有一百年
了。如今，二者都被楼群包围，唯有惺惺

相惜，在高德地图上占得一个位置。
市声遥远，没有打扰到这儿的教学活动。然

而，孩子们也会趁老师背过身去写黑板的时候，
望着窗外出神，那是咫尺之外的纯阳山，那是他
们想象力的发祥地。作为他们的老师，有时候，
我也不会太过严厉，听课听累了，我会说：“孩子
们，现在休息一下，可以看看窗外，看看山，看看
树，看看云。”孩子们就会兴奋起来，他们或坐或
站，向着窗外指指点点，说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
了什么，黄葛树呀，旧石房呀，画眉鸟呀，白蝴蝶
呀。突然有个孩子叫起来：“白鹭，树上有一只白
鹭。”所有孩子都被吸引过来，伸长了脖子，齐声
叫着：“哪里？哪里？”

树巅上，果然站着一只白鹭，它浑身雪白，
看起来美丽、优雅、尊贵，心无旁骛，彬彬有
礼。可能它是从嘉陵江上飞过来的，或者从对
岸的稻田飞过来的，带着水草的气息，阳光的
气息。孩子们喜欢看它，目不转睛，而白鹭呢，
也愿意配合，愿意做一回免费的模特儿。突
然，白鹭扇动翅膀，发出一阵“咕哇，咕哇，咕
哇”的声音，孩子们更兴奋了。大家有一个共同
的想法，想要和它取得联系。不像鸽子和燕子，
跟我们人类非常密切，我们知道它们何时成家，
如何育儿，从它们的甜言蜜语中，我们也能体会
其中的爱意。但是在这座城市，像白鹭这种小
语种，根本没有人懂得它，课本上也没有涉及，
孩子们只能通过声调的高低，气息的强弱来推
测它大致的情绪。

纯阳山我曾上去过一次，山顶相对平坦，有
一座道观，叫纯阳观，青瓦红墙，掩映在绿树之
间。有一条老街，叫接龙街，是本城海拔最高的
一条街。这条街旧且窄，宽不过两米。街道铺着
大大小小的青石板，因为年代久远，每一块都磨
得溜光，又因为无人行走，每一块都长满青苔。
街道两边都是砖木结构的瓦房，破旧得完全不成
样子。在街上走着，会突然萌生一种虚无感，一
种老之将至的体验如影随形。怀旧是大人们的
事，我不忍把这个情况告诉孩子们。

为了呼应这满山的树木，我办公桌上种了一
株植物，那是一株细叶紫檀，有着小规模的枝繁
叶茂。有时候我的目光落在桌子上，有时候落在
窗外的山上，和孩子们一样，我想通过这株古老
的植物与这座山建立一种联系。但事与愿违，无
论我怎样努力，我都只能囿于这间屋子，走不出
半步。纯阳山，永远是呈现在意念之外的远景，
我无法理解它缄默之中暗含的深意。

这真是一座空山。据观察，那条曲曲折折的
小路常常空无一人，因为担心就此荒废，孩子们
都想去上面走一走。林中那座石头房子，不知道
是干什么用的，也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进出。山上
的接龙街，高高在上，是天上的街市。

即使从大人的角度看，这座山也是迷人的，它
像极我记忆里的庐山，冬天的时候，整日多雾，不
知所云。在城市快速开发的那些年，我总是担心，
在某个早晨醒来，它已被推土机铲平。所以我会
无缘无故生出一些悲来，想到那些树木，那些藤
萝，想到那些路过的鸟儿，是否还有空枝可栖。在
层层叠叠的高楼包围下，纯阳山越来越矮，越来越
像我桌上的盆景。但它依然屹立在那里，庇护着
山坳里的这所小学。

是的，庇护。1940年—1941年，日军对该城
进行狂轰滥炸。人们在纯阳山上挖了防空洞，每
当防空警报响起，城中居民便扶老携幼上山躲
避。1981年7月，渠、嘉、涪三江暴涨，洪水淹没
了全城，纯阳山成了一座孤岛，但它仍然从洪水
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的庇护所。我想这也是造
物主设计和建造这座山的初衷吧。

所以久居山下，常常给人一种错觉，我们会
误以为自己隐于野、隐于市。其实我们仍然暴
露在这喧嚣的尘世里，奔波，劳碌。只是每当看
着那山、那树，心里便觉踏实、松弛。久而久之，
纯阳山便住进我们身体里了，让浮躁、单薄的我
们变得沉静、厚重、苍翠和忧伤。自此，每日便
靠着那些倔强、参差的树木，流畅、陌生的鸟雀
以及计划之外的云朵，来更新我们早已格式化
的生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媒婆又来找小姑谈话了，这次为她介绍的是镇里的
公务员。

见就见吧，自从初恋男友被父母一棒打飞之后，小姑
对谁都来者不拒。俗话说：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
仇。姑娘家迟早都要嫁人的嘛。

“面试”的时候，小姑和男方在房间里有一搭没一搭
地交谈，我躲在门缝里偷偷观察。小姑溜出来上厕所，我
将她拉到一边说：“这男的看起很厚道，不像浮夸之人，不
妨试着交往一阵。”

小姑只比我大几岁，平时跟我处得像姐妹似的。两
天后她托媒人通知男方参加“复试”。第二次见面，小姑
说：“两个人待在一起没什么话题，干脆咱们一起去吧。”

我正求之不得，咱正值青春年少，也想跟着去体验体
验拍拖的感觉。

他们的约会因了我的参与，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好
歹咱学生时代做过主持人，遇到两人大眼瞪小眼时，我总
能抛出合适的话题。我听说男的曾在政府里当过秘书，
还在市级刊物上发过一些小通讯，便主动提及这事，夸他
才高八斗。受我的启发，他开始变得健谈了，主动谈及其
工作和生活。

姑娘家谁不爱有志青年呢？渐渐地，小姑对他越看
越顺眼了。经过我多次循循引导，他们的话题逐渐多了
起来。在我陪伴他们转了3次大桥、进了2次饭馆、逛了1
次县城之后，他们的感情急剧升温。

吃水不忘挖井人，小姑和那个他都很厚道，哪怕已到
谈婚论嫁，也不忘时常将我带在身边，一起吃香的喝辣

的。街坊邻居常看到我们仨一起进进
出出，总是迷惑不解，嘀咕着究竟是哪两
个在处对象呢？也有熟人常与我打趣，笑我
是不折不扣的“电灯泡”，人家谈恋爱，你在中间
凑什么热闹？

旁人劝解无效，我依然没心没肺地充当跟屁
虫。平心而论，我也想过适时抽身，还他们一个安
静的角落。但转念一想，跟他们一起可以捞到多少
好处啊！比如他们需要去一个偏僻的角落私聊，男方
就会塞给我一些钞票，让我去买点矿泉水、花生糖啊什
么的，我也乐得屁颠屁颠的，买回一大包食物，在距离
他们10米之外的地方独食。有时看上些花花绿绿的小
玩意儿，他们也会慷慨解囊。反正咱是晚辈，那个想当
我姑父的人敢怠慢我吗？

冬去春来，他们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礼那天，小姑身穿红色的旗袍，光彩夺目。那个终

于转正的姑父西装革履，满面春风。我也终于“退居二
线”，乖乖地待在送亲的队伍之中，旁人也总算搞清楚了
真正的男女主角。

小姑嫁为人妇，按理说我的“电灯泡”生涯也该终结
了。但我并没有金盆洗手，后来又在冰儿、芸、黎等友人
的恋爱中客串几次，从中也捞了不少好处。心里曾暗暗
发誓，一定将“电灯泡”角色进行到底。

凡事熟能生巧，“电灯泡”当久了，也因此闹过不少笑
话，某次填应聘简历，在兴趣爱好一栏里，我填的竟然是：
当“电灯泡”。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朋友是药品推销商，整天忙来忙去，脚不落屋。自从
前年和妻子离婚，他的孩子就成了我家的孩子，在我家吃
我家住，还要我检查作业。我不是怕累，就是想朋友早点
成个家，孩子有个温暖的窝。毕竟无论我多么细心，也没
法代替孩子的父母亲。

这次，给他介绍了一位天然气公司的女人，也是离婚
的，孩子不随她，大专文化。两人说好了，晚上在一品居
相见。这女人是我表弟妻子单位的。

可是临近晚上，朋友突然打电话来说：“我去不了，因
为一个大单，正在和一家二甲医院谈呢，谈成了可以耍半
年，你代替我去约会。”

我目瞪口呆，这事儿，有顶替的吗？何况我比朋友年
长十岁，确实不合适呵。

朋友说：“你不是作家吗？你不是能说会道吗？还摆
不平一位小女子。哥，你去了，我放心，你看得上，我就看
得上，你看不上，我就看不上。”

这叫啥理论？我内心发哂，这是给你相亲呵。我力
辞，朋友不许，只好打车前往。

我去的时候，那女人已入座“红梅”雅间，拿着本杂
志，正傻傻地等。杂志倒时尚，叫《美文》，看来女人还是
个文青呢。

见我推门进来，她站起来说：“你是……”我只好尴尬
地说：“我是某某某，是谁谁的朋
友，他正在做啥，无法前往，特
托我来践约，请您不要见
怪，多多担待。”

不见怪？当然是不
可能的。好在这女人三
十多了，也算白领阶层，
相当有教养，微笑点
头。她说：“那好那好，
你看先点些啥呢？作家
先生。”我说“随你便点
吧”，女人便点起了菜。
数量不多，四样，两荤一
素一汤，但很精致，还点
了两杯张裕红葡萄酒。

为了不使气氛尴

尬，我只好东拉西扯，从当前的电影，谈到当前的文
学，再到网络红歌，再到大蒜涨价，反正不停下嘴来，
我怕冷了场。女人一边微笑，一边细嚼慢咽。

我根本没有吃多少，因为我的嘴无法兼顾。
结了账，我送她上了车，再次致歉。
女人长相还可以，举止也得体，走时挥挥手，留一

个微笑给黑夜。
后来，我催朋友去亲自见她。朋友说：“不用见

了，因为对方已拒绝了。”
我说为啥？朋友说，这女人说他不诚心，找了

个骗子来，一嘴的油滑。
我差点气昏在地。
朋友说，别气，别气，这事怪不得你哈，责任在

我。
我打了个大大的“？”，你有啥责任呢？
朋友说，干我这行的，比你还油滑啊，你都

看不上，她还会看上我吗？
我晕！
好在生活天天继续，姻缘的事，那就靠

运气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电灯泡”
□周成芳

代朋友相亲
□马卫

纯阳山记
□李苇凡


